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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以鲁迅作品为例
刘航

德惠市第三中学

摘　要：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小说阅读部分在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思维发展和品格培

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合理运用小说阅读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综

合素质，助力其成为有文化修养的新时代公民。本文分析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研究——以鲁迅作品为例，强

调教学内容的深度解析和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教师在小说阅读教学中提供可行指导，强化教学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未来，教师在实施这些策略时应注重创新性和灵活性，不断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培养出更具有批判

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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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鲁迅文学作品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的关键内容。本文以“鲁迅”文

学作品阅读为例，对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展开研究，分析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意义，

阐述小说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教学策

略，旨在为初中语文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鲁迅文学作品，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鲁迅的文学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独特的艺术

风格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成为初中语文教

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深入阅读

和研究，学生不仅能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还能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如何进行文本分析、批判性思考

和文化价值的提炼。因此，对鲁迅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的意义

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对学生语文素养和综

合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一，小说阅读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小说阅读内容丰富多样，从文学作品到科普知识，从历

史故事到人物传记，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会接触到各种各

样的人物形象、情节和背景知识。这些阅读素材不仅可

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情

节的能力。同时，通过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互对比、

深入剖析，学生能够在小说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品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并在情感、道德和行为等方面受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通过小说阅读，学生能够接触到多样化的

文本，从古典到现代，从文学到非文学，这种丰富的阅

读体验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

养。通过接触古代经典作品、名人轶事、民间故事等，

学生可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传统文化

元素融入教材中，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

文化自信心。在阅读不同风格和时期的作品时，学生不

仅能够学习到多样的语言表达方式，还能深入理解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特点，从而促进学生历史意

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形成。

其二，小说阅读教学有利于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通过对不同文本的解读，学生勇于发表自己的观

点，学习如何基于文本内容进行合理推理与批判。这种

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使其从多元

的角度理解和评价所读内容，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

其三，小说阅读教学能够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

展。部编版教材在设计时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和

兴趣，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调

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之更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习

需求。这种个性化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其四，在教学实践中，小说阅读教学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合作和语言表达等能力。在教学实践中，部编版初

中语文教材鼓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小组讨论、角色

扮演、情境模拟等，不仅使课堂更加生动有趣，而且有

助于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社交技巧。在与同伴的交流

与合作中，学生学会倾听和尊重他人意见，并在实践中

提升自身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二、部编版初中语文小说阅读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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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

阅读小说，我们大部分关注的是小说的主要情节，

经典小说往往前后情节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然而，当剥

离出小说的情节因果链之后，我们会发现剩下的内容似

乎可有可无，对小说的表达也不构成任何影响。这部分

内容就是小说的非情节因素。

早在明末清初，金圣叹就对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给

予了高度重视，并且对它有过全面充分的评点。陈果安

教授也指出，大量非情节因素向小说文本的渗透，是现

代小说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以一条江河进行比

喻，奔涌向前的江水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江边的树

木村落构成了主要故事情节之外的非情节因素。那么，

非情节因素是否存在文学审美价值呢？

带着这个基本问题去研读这三篇鲁迅小说，发现三

篇小说的非情节因素其实都渗透着作者的艺术匠心。比

如，《社戏》中的“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

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

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虽

是旁逸斜出之笔，却能读出“我”内心难以掩盖的对前

往赵庄看戏的兴奋与期待。又如，《故乡》中“我”和

闰土阔别重逢却陡然立起厚障壁是小说中的经典场景，

除此之外，作者在后文还有一处与此相照应的闲笔——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紧要的话；第二天

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此闲笔见证着宗法礼教

对人理性的捆绑——闰土与“我”既无话可讲，也不能

长时间相处了。再如，《孔乙己》的开篇“这是二十多

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看似无意宕开一

笔，却道出二十多年后的物价飞涨，市面萧条，暗示了

二十多年后落后封建势力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只

此一笔，就显现出了小说深刻的写作背景。

基于以上发现，将非情节因素与鲁迅小说的关系进

行提炼，可以得到鲁迅小说专题单元的核心概念之一，

即非情节因素是鲁迅小说的有机构成部分。

（二）在比较中探究人物关系

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小说都非常经典，许多小说不仅

社会背景广阔、独特，而且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鲁迅

小说中有大量次要人物，我们将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进

行比较，能够发现次要人物在文本语境中与主要人物形

成相互映衬的关系（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几近相

同的人物气质或个性）、相互对立关系（指次要人物与

主要人物有着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或气质）或者对立统

一的关系（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表面上矛盾对立，实

则有着近似的性格或气质）。

《社戏》一文中，“我”、双喜、阿发以及六一公

公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桂生、阿发的娘和八公公等是小

说的次要人物。虽然这些次要人物出场不多，但都体现

了他们淳朴大方、热情好客的一面，其与双喜、阿发、

六一公公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小说中的外祖母与母

亲，一个疼爱外孙，气恼“家里的人不早定”，一个孝

顺长辈，生怕“招外祖母生气”。他们与小说中的主要

人物也形成相互映衬的关系。个人形象映衬在众人身

上，产生群像效果，更显平桥村人与人之间友善、淳

朴、和谐的人情质朴之美。

《故乡》中宏儿和水生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正

如“我”与少年时期的闰土，主次人物间构成相互映衬

的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似乎形成一种循环。通

过这种相互映衬的关系，传达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

与无奈。

《故乡》中对“我”儿时的朋友有一笔带过的描

写：“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

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

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

空。”儿时的朋友与少年闰土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

“我”和这些朋友一样，都被束缚在高墙之内，物质生

活虽然富足，但精神世界远不及闰土鲜活有趣。正因为

这种对立关系，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我”与少年闰

土的大量对话中，身份低微的闰土反而占据话语主导

权。而“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

上没有银圈罢了”一句对水生的形象刻画虽然简约，但

传递出来的信息很重要。水生如同翻版的闰土，然而闰

土出场的时候是“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

的银项圈”，说明闰土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当初。通过这

两处描写可直接推论出，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军阀

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社会风雨飘摇，广大中国

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孔乙己》中的次要人物基本都与孔乙己形成相互

对立的关系。这些围绕在孔乙己身边的人物像一块块冰

冷的砖，他们用冷漠人性堆砌高墙，将孔乙己阻隔在

外。比较特殊的是，“我”和短衣帮其实和孔乙己一样

都是社会底层的受迫者。确切地说，“我”和短衣帮与

孔乙己之间表面上看似矛盾对立，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内

在气质。从这样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学生更能感受到鲁

迅对人性的绝望，麻木不仁、冷漠自私已侵入当时各阶

层的骨髓，提升阅读教学的效果。

（三）通过推论挖掘隐藏信息

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借助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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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反映社会生活的文体。小说阅读需要学生掌握阅

读技巧，整体感知小说内容，运用推论可以帮助学生有

效理解文章。推论这一阅读策略主要表现为直接推论、

回溯推论和问题推论三种形式。直接推论的基本模式即

文本信息→得出结论。回溯推论的基本模式即呈现结论

→分析原因。问题推论的基本模式即提出问题→寻找依

据。

《社戏》中两处写“钓虾”，一是开头处写“这

虾照例是归我吃的”，二是结尾处写“下午仍然去钓

虾”。通过两处“钓虾”可以看出“我”受到的特殊

优待。还有两处写少年们的分工，一是前往赵庄的时

候：“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

中。”二是偷完豆之后：“我们中间几个年长的仍然

慢慢的摇着船，几个到后舱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剥

豆。”两处分工能看出少年们的周到体贴。人情和美就

通过这不经意的笔触体现出来。

《故乡》写道：“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

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

从此没有再见面。”闰土送给“我”的贝壳和鸟毛是

“我”极其渴望和珍视的，多年以后还记得十分清楚。

而“我”送给闰土的东西却没有写明。“我”在送闰土

礼物之前，是否站在对方角度用尽心思去准备？通过这

一文本信息，可以直接得出的结论是，两人的关系在少

年时期就隐藏着可能当事人都未察觉到的不平等。

《孔乙己》开头写掌柜的嫌弃“我”样子太傻，让

“我”在外面侍候短衣主顾。原本掌柜的给“我”安排

了羼水的任务，因为短衣帮的严重监督，“我”干不了

这事，便改为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了。“我”的职务转

变跟主要情节没什么关系，但由这一次要情节可得出的

结论是，一方面因为“我”工作单调无聊，只有孔乙己

到场的时候才可以笑几声，所以哪怕二十多年后再回忆

起来也印象深刻，使小说有了基本的逻辑起点；另一方

面塑造了掌柜的黑心重利的人物形象，与后文掌柜的冷

漠言行保持一致性。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买酒，寥寥几

句对话中却特意强调“酒要好”，也照应了前文提到的

“羼水”行为。“酒要好”是孔乙己最后的卑微恳求，

更加重了人物的悲剧化意味。

问题推论的模式在于先提出问题，然后回到文本寻

找依据。《故乡》中的“碗碟之谜”就是一个很好的问

题。偷埋碗碟的人到底是谁？作者没有明说，读者有各

自的解读。有人认为杨二嫂是偷埋碗碟的人。因为她

爱贪小便宜，之前就顺手把母亲的一副手套拿走了。她

有可能埋下碗碟，然后以此居功，找借口拿走“狗气

杀”。也有人认为是闰土偷埋的碗碟。因为闰土曾去厨

下炒饭，并要走了草灰。碗碟若是闰土偷拿的，便更

具主题上的悲哀意义。还有人认为是“我”或宏儿偷

埋的，“我”同情闰土，又不想让他觉得被施舍。“宏

儿”也有可能，他知晓水生家情况所以偷埋碗碟，又或

者这是两个孩子玩的游戏。不管作出何种解读，关键在

于文本依据是否足够有说服力。

《孔乙己》结尾处写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

了。”孔乙己究竟是死是活，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寻找

依据。“我”最后一次见孔乙己，他的腿被打断，不成

样子，已失去基本劳动能力，存活的希望不大。前文交

代，孔乙己品行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并且跟掌柜的

承诺了下回还清，然而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孔乙

己“的确”死了。而“大约”的推测，又恰恰显现出没

有任何人关心孔乙己的生存境遇，没有任何人在乎他是

死是活。可见，问题推论的过程是对文本的再次解读的

过程。

（四）分析小说中的议论性话语

恰到好处的议论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之一。

依据已有知识和经验，议论性话语往往是直接表达作者

情态的话语。鲁迅先生正是借助议论性话语表达自己对

人、对事的情感态度，并为塑造人物或揭示小说主旨

服务。如《社戏》结尾通过议论表达社戏之美不在其本

身，而在于人情之美。《故乡》结尾处关于“路”与

“希望”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直接体现作者的思想水

平，同时对提升小说的艺术境界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结论

在初中语文的小说阅读中，鲁迅小说可供挖掘的教

学点很多很杂，单篇精讲难以让学生对鲁迅小说形成系

统且深入的认识，文章分析了鲁迅小说的教学策略，可

实现思想的交融与碰撞，帮助学生习得阅读策略，促进

指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培养的阅读学习的真正发生，

从而使学生成为独立的阅读者，提升语文小说阅读板块

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谭维河.初中语文教材鲁迅小说中人物语言个性

化管窥[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3，（02）：18-22.

[2]杨荣.小说阅读视域下初中语文小说教学研

究——以鲁迅作品为例[J].语文天地，2023，（01）：

62-63.

[3]郑珊.《孔乙己》支架式小说教学设计[J].文学

教育（上），2022，（06）：104-106.


